
木里填坑复绿记

——木里矿区及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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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年初央视专题片《正风反腐就在身边》披露的木里煤田的

“天坑”吗？在回填了相当于四个半西湖容量的土方后，原有矿坑已经

种上牧草，整体地貌正逐渐与周围融为一体。 9 月 14 日，青海省组

织专家对木里矿区综合整治情况进行阶段性验收，重点检查种草复绿情

况。“从验收结果看，草的生长情况比较理想”。参与检查的专家谈到，

虽然草的高度、密度和根系深度等都达到了标准，但现在下结论还为时

尚早。“高寒地区生态恢复迄今仍是世界性难题，人工种草能否适应自

然环境需要时间检验，至少要看过了这个冬天会怎样。”“坑长”才保

多杰 挖坑容易填坑难。当兴青公司负责人马少伟在时任青海省海西州

州委书记文国栋庇护下肆无忌惮地盗采时，他不会想到留下的烂摊子治

理起来有多么困难。木里，藏语意为燃烧的石头。木里地区位于青海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木里镇和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吉尔孟

乡，是黄河上游重要支流大通河的发源地，也是祁连山区域水源涵养地

和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地位极为重要。早在 2014 年 8

月、9 月，党中央就连续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决制止木里矿区破坏式

开采，青海省立即紧急关停了木里煤田的采矿工作，并进行了生态环境

治理，但仍留下 19 座渣山和 11 个深浅不一的矿坑。2020 年 8 月 4 日，

媒体曝光兴青公司以生态修复治理名义在木里非法采煤，破坏触目惊心。

时任天峻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才保多杰立刻关注到了这条新闻，“省上



当天就来了很多人，包括一些省领导都到了矿区”。8 月 6 日，省上组

织省、州、县相关单位负责人，到兴青公司盗采的聚乎更 5 号井现场了

解情况。一路青葱的尽头，一个长约 3500 米、宽 800 米左右、最深处

近 150 米的巨坑展现在众人眼前。虽然早有思想准备，才保多杰还是吓

了一跳，“200 多号人围着 5 号井，很多人当时就懵了”。 一场木里

生态保卫战打响了。青海省委省政府成立了由省委书记、省长任双组长

的综合整治领导机构，下设海西州现场指挥部、海北州现场指挥部，领

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自然资源厅，分级实施木里矿区综合整治工作包坑

负责制，省、州、县各层级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等各条线都有

对口负责的矿坑。才保多杰介绍，当时的他正饱受滑膜炎折磨，每走一

步都疼得要命。8 月 9 日，他接到县委组织部电话通知，拄着拐杖从西

宁市的医院赶回单位，才知道时任局长已被免职，由他负责木里煤田综

合整治县级这一块的工作任务。自此，他的头上多了一个“坑长”的称

号。 8 月 31 日，工程队开始进场，任务一下子重了起来。近千台车

辆设备和千余名工人需要保障，来往检查的领导和驻地工作人员的吃喝

拉撒需要解决，还要严防施工造成二次污染，尤其是施工单位与当地牧

民的纠纷更让他感到挠头。才保多杰介绍，“有些牧民觉得来往车辆影

响放牧，个别人甚至阻拦施工”。工程紧张时每天都有事需要协调，为

此他经常住在矿上，忙得焦头烂额。海北州负责江仓 1 号井生态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刚察县自然资源局局长贡宝东智也是第一次接触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但他深知整治就要复绿，要想达到复绿效果必须要提前

预留种植覆土。高原上的土壤只有薄薄一层，一点都不敢浪费，于是他



与施工队多次协商，把预留种植覆土的重要性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讲

给施工队伍负责人，决不能把种植覆土填入坑里。贡宝东智讲到:“经过

这件事，我是真懂得什么叫‘守土有责’了”。到 2020 年 12 月，填

坑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整个聚乎更 5 号井回填近 1800 万方渣土。“我

们辛苦，负责施工的中煤地质人更辛苦”。才保多杰介绍，在海拔 4200

米的木里矿区，走路快一些呼吸都困难，为了保证工期施工队却必须昼

夜奋战，夜里零下 30 度都不敢停工休息。最让中煤地质总局青海局副

总工程师李永红头疼的是，项目开工的前 60 多天里，大雾风雪等极端

恶劣天气就足有半个月，施工条件极差。李永红讲到，不管是哪个管天

气的“神仙”，当时都被他骂了个遍。专家潘耀忠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

部遥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潘耀忠接到通知时，已是 2020 年 8 月中

旬。他的老领导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史培军给他打来电话，说木里出事了，

要马上启动项目。“我本身也在青海师范大学任职，时刻关注着青海的

事情”。潘耀忠介绍，媒体披露木里矿区盗采事件前，他们已对青海省

有关生态恢复项目进行过论证。接到史校长电话，潘耀忠立即组织青海

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科研团队，利用历史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对木

里矿区及其周边的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变化进行了综合分析，制定了遥

感观测与地面调查有机结合的动态监测与评估方案。此后，在当地政府

和青海省相关部门的全面支持下，利用无人机倾斜摄影对矿区地貌变化

等进行了不间断观测。“特别是 2020 年 8 月下旬至 12 月初，每半个

月左右就要用无人机航拍一次，努力用精准测绘为治理工作提供科学依

据。具体到每座渣山、每个矿坑如何治理，治理效果如何，一切都用数



据说话”。木里矿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启动之初，青海省就确立了

“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工作原则，省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

组建了涵盖矿山治理、生态修复等多领域的专家组，编制治理方案，同

时邀请 85 名院士、教授参与讨论评审，形成了“以自然修复为主、人

工恢复为自然打基础”“与周围地貌保持一致”的综合治理方案。“这

一方案比较符合实际，也体现了科学精神”。潘耀忠介绍，根据测算治

理前木里矿区的采坑容积高达 6.89 亿立方米，渣山体积达 4.83 亿立方

米，完全填平没有必要也不切实际，综合研判后决定采取“削峰填谷”

措施。按照包坑负责制，有关专家团队要对每个采坑制定独立治理方案，

提供“一对一”指导服务。潘耀忠谈到，“据我了解，11 个采坑的治

理方案都做过变更，最多的改过 4 稿。比如最初方案拟定回填 8400 多

万方，后来调整为 5900 多万方，大幅减少了开支，也让治理效果与周

围环境更加一致”。在专家团队的参与指导下，此次综合整治相比 2014

年有了明显改观。“特别在地形地貌方面，与以往相比变化较大”。青

海省自然资源厅生态修复处副处长刘国新介绍，以前矿山治理后的渣堆

坡度多为 45 度左右，渣堆形状多为台阶式，用最小占地面积保证渣堆

稳定，但因坡度过大难以存贮水分和营养，除了台阶平面的植被长势还

可以外，渣堆坡面植被有逐年退化情况。潘耀忠介绍，此次整治要求把

现有渣堆坡度刷减至 25 度以下，同时把多余渣土回填进采坑，最大化

实现渣堆整体复绿，确保治理后呈现丘陵状起伏自然外貌。新的治理方

案不仅“看起来很美”，对周边牧民也有明显影响。这些矿坑大都地处

牧区，牧民担心牛羊掉进坑里摔死，所以不得不远离矿区放牧，给生产



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按照“与周围地貌保持一致”原则整治后，不仅拓

展了草场面积，消除了安全隐患，也为今后生态旅游开发打下了较好基

础。填坑不易，种草也难。为了选好草种，有关专家团队对不同草种、

施肥量和覆膜与否等做了大量对比实验，最后选定适合在高原高寒地区

生长的 4 类草种。潘耀忠讲到，“现在看草长势良好，但这是覆膜和加

肥后的效果，具体情况还要继续观察。青海省要求整治‘一抓到底’，

我们也会按此要求一盯到底，确保实现治理目标，也争取做出更多可推

广复制的高寒矿区生态治理经验”。纪检干部刘世伟专题片《正风反腐

就在身边》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八监督检查室副主任宋改平指出，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贯彻落实上，一个线条我们梳理下来，在

海西州出现了断层”。矿区盗采的大坑要填上，贯彻落实的断层更要补

齐。修复政治生态的任务，并不比前者轻松多少，海西州纪委监委第一

审查调查室干部刘世伟对此深有感触。2020 年 8 月 4 日，刘世伟看到

木里非法开采新闻后，第一反应是“来活了”。这之后大半年时间里，

他都忙着查办与木里有关的案子。“有的是贪腐问题，有的是失职失责，

案子一个接一个，基本没歇过”。整治要一抓到底，惩治必须一查到底。

木里矿区非法采矿问题曝光后，青海省纪委监委严厉查处了海西州委原

常委梁彦国、原木里煤田管理局局长李永平等一批违纪违法干部，同时

还有多名失职失责领导干部被免职。在海西州，则有 14 人受到处分，

另有 3 人被问责，31 人被批评教育。刘世伟介绍，“这次查得特别彻

底，比如天峻县法院原院长王延德，退休 11 年也被挖了出来”。“木

里非法采矿不是简单的挖煤、挖坑，而是政治上出了问题。”青海省纪



委监委第二监督检查室负责人介绍，2015 年综合整治期间，木里煤田

整合和整治工作协调小组在申请扩大产能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就以缓解

煤炭供需矛盾为由批准义海公司恢复开采，随后又批准兴青公司开展边

坡治理试点，并准许其开采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露头煤和工程煤。“这些

都反映出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在处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关系上

存在错误倾向，甚至把新发展理念抛之脑后”。尤其是木里煤田所在的

海西州，此类问题更为严重。该州 GDP 长期处于青海省第二位，人均

GDP 更是稳居第一，让一些当地干部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唯经济发展的

政绩观，没有紧跟中央要求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惩治只是手段，治理

才是目的。针对木里非法开采事件暴露出的问题，青海省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了作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省纪委监委牵头组成 4 个督查组，分片

对市州、县市区和省直单位开展督导检查，对 10 个地区单位思想认识

不到位、查摆和整改不深不实等情况进行通报，推动解决“推、拖、怕、

贪”等突出问题。同时，专门向海西州委州政府下发了修复政治生态的

意见。因为木里矿区破坏式开采问题，2014 年海西州纪委监委就处分

过 5 名干部，这一次则有 14 人受到处分。全程参与这两轮处分工作的

刘世伟，对时任天峻县副县长的郝建华和曾任天峻县公安局副局长的范

增智印象特别深刻。“这两人在 2014 年就因为木里问题受过处分，这

次则被移交司法，看来是当时没有打疼”。在刘世伟看来，两轮处分的

最大区别，是这一次更加重视以案促改。“当年是查完就完了，这次我

们按照省纪委监委的要求，在后半篇文章特别是修复政治生态方面下了

很大功夫。”相隔 7 年，两轮整治，惨重教训面前海西州干部的思想终



于开始转弯了。办完手头案件后，刘世伟调任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具体负责新组建木里煤田生态保护局的派驻监督工作。在他看来，这个

前身曾经蜕化成兴青公司“保护伞”的单位，在综合整治中不仅更换了

名称、明确了定位、理顺了关系，而且工作作风也在持续改进，相较以

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督察组副组长车云青海省此次治理范围不仅

包括木里矿区，更涵盖整个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在做好木里矿区这个

“点”上的生态环境整治工作的同时，青海省对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

6.31 万平方公里这个“片”统筹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 798 个

“问题图斑”开展了分类整治。青海省自然资源厅生态修复处副处长刘

国新介绍，“这些图斑包括矿坑、渣堆、工业企业等不同形式。只要对

祁连山南麓的地表生态造成扰动，我们都进行了整治，一个都不能少”。

相比木里矿区，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问题图斑”的个体生态破坏面积

要小很多，但分布非常分散，实现“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十分困难。

为确保所有图斑根治到位，青海省成立了四个督察组，与图斑相关的海

西、海北两州也成立了相应督导机构。海北州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组长车云，被抽调担任海北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百日攻坚、决战决胜”

行动第二督导组副组长，负责督导祁连县图斑整治工作。车云介绍：“海

北州生态环境整治中祁连县的图斑最多，有 123 个，绝大部分位置偏僻、

崎岖难行，同时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客观因素制约，给治理工作带

来了难度和挑战”。以默勒镇东库煤矿为例，矿区破坏面积达 1981 亩，

最高的锅岔石蛇纹岩矿海拔超过 4300 米，已经到了雪线以上，交通极

不方便。很多图斑不通路，车到山下后，只能步行上去。车云到祁连县



时，正赶上省里对整治工作开展阶段性检查，祁连县排名倒数第一。当

时，省、州纪委相关负责人到该县暗访了 52 个图斑，发现 36 个治理

效果不佳，个别地方甚至没有动静。对于这些情况，车云在一定程度上

也能理解。毕竟如此大规模的生态整治在祁连县尚属首次，对这个人口

不到 5 万的县城来说，想在短时间里取得明显效果确实困难。但让车云

无法接受的是，有些责任单位不仅认识不到位、标准不明确，而且相互

之间沟通协调也不顺畅，致使生态环境整治工程进展缓慢。对此，督察

组逐一约谈了相关单位负责人，对措施得当、工作有力的进行表扬，对

进展缓慢、工作滞后的进行通报，引导各乡镇、各单位之间形成了对标

先进、奋力赶超、与时间赛跑、与困难斗争的良好氛围。督导推动下，

祁连县的整治工作推进非常迅速。整治期间全县累计出动各类机械

7300 多台次，组织施工人员 2 万多人次，回填矿坑 21.8 万立方米，植

树近 2 万株，种草 8 万多公斤，整治面积达 3.4 万亩。整治效果好不好，

现场看了才知道。车云讲到，“我们督察组逐一检查了每个图斑，检查

情况非常好，有的甚至出乎我们预料。比如西山梁矿区海拔非常高，路

况也特别差，换了几套方案都没治好，最后还是当地人员想出了‘用羊

种草’的办法，我们看了以后都觉得效果好。”截至 2021 年 7 月底，

祁连县 123 个“问题图斑”全部完成整改，而且顺利通过了省里的验收，

治理效果从倒数第一升至全省前茅。与此同时，全省其他“问题图斑”

也在督察督导下按期实现了整治目标护林员聂文强填完坑，种上草，只

是生态修复的第一步，管护好、利用好生态环境，还有一些短板需要补

齐，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经过这次综合整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当地群众对此有着深刻感受。在祁连山国家公园

扎麻什管护站，记者见到了护林员聂文强。这个刚满 30 岁的回族汉子，

因为高原日晒和贫困磨炼的原因，看起来足有 40 多岁。聂文强的家在

祁连县八宝镇拉洞台村，这是个只有 900 多口人的纯农业村。聂文强家

里有 10 亩旱地，每年种些青稞、油菜，纯粹靠天吃饭，其他村民也不

比他家强多少。直到 2016 年，村里把聂文强一家纳入精准扶贫户，又

借着生态整治契机把聂文强聘为护林员。祁连山国家公园成立以后，他

从护林员成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生态管护员，每月有 1700 元

工资，家里的生活才稍微稳定一些。而在此期间，村里一些人的生活改

善得更好。拉洞台村虽然较为贫困，但紧挨着的卓尔山风景却很美。

2013 年起，祁连县重点打造了卓尔山旅游区，很快就吸引了大批游客，

最多时一天能来 1 万多人。借着这个机会，40 多户村民开起了农家乐，

放下牧羊鞭吃上了生态饭，其他村民则在景区摆摊卖酸奶、煮玉米等，

几个月下来也能赚 1 万多。

聂文强讲到，“真金白银摆在面前，才知道生态的好处。真要看好祁连

山，这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有了这层认识，聂文强护林的积极性高

了很多。他的管护范围很大，平均海拔在 3600 多米，他和其他管护员

一起，每天认真巡查管护这里的山水林田湖草，随时制止一切破坏草原

森林资源的行为。在这些人的精心管护下，祁连山保护区的天然林资源

保护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民众保护生态的意识也进一步加强，

林区盗伐、盗猎现象基本禁绝。这样的认识不止聂文强一人有，邻村的

马成祥也感同身受。作为网络红人，马成祥有个更加响亮的名号——草



帽哥。2016 年，在外地打工的马成祥看到祁连生态旅游业非常红火后，

立刻赶回来做起了旅游向导，攒了一些钱后开起了农家乐。去年 7 月，

他扩建了自家的四合院，增加了 10 多个床位，收入一下子增加了不少。

马成祥说：“我现在还兼着护林员，其实一个月千把块钱的工资也就够

做一桌菜，但我不愿意放弃，因为守护生态的职业神圣而光荣”。

从开发卓尔山起，祁连县的生态旅游业越做越大，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的

收入增长也越来越多，生态旅游等第三产业已经占该县经济 30%以上。

这样的变化不止发生在祁连县，刚察、门源等记者采访过的多个地方，

生态富民都在发生可喜变化，更加增强了当地干部群众把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的信心。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加强生态治

理修复，妥善处理生态和民生的关系，实现生态保护和民生保障相协调，

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叮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需要久久为功的恒心和一抓到底的韧劲。青海省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的殷切嘱托，坚守

生态地位、深化省情定位，以高质量监督筑牢祁连山南麓的生态安全屏

障。（原晓红）


